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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昭良

� � � �潮州青龙庙供奉的神 多达

18

位， 主神安济圣王是三国蜀汉永昌

太守王伉， 其他如“三仙师”“土地

爷”等多为民间神话人物。奇怪的是

其中有两位，“进士爷谢鸾”和“举人

爷谢少沧”却是潮州郡南本地人。

他们是怎样走上神坛的呢？

一

近年来青龙庙声名远播， 对谢

少沧的传说，读者轻点“百度”便一

目了然。

“据传，明代潮州人谢少沧在云

南为官，恰逢大旱饥馑。他为免延迟

时日，先开官仓济灾而后上奏朝廷，

获罪问斩。按滇俗，处决囚犯吊于大

树三天尚活者可免其死。 其地白天

日炙而夜司风寒。谁知‘天降神人’，

张开大黑布化为乌云顶住烈日风

霜，三天后谢竟死里逃生，即备祭品

到神庙祭拜， 见正中端坐者就是搭

救自己的神人———蜀汉永昌郡守、

‘安济圣王’王伉。 自此日夜焚香拜

之，并于回潮时，将王伉及大、二夫

人偶像带回家设点供奉， 后立于此

庙祭拜。 ”

这一传说富有神秘色彩。 但谢

少沧多年宦游在外， 潮州志籍少有

记述，研究者对他多有质疑。或张冠

李戴，把他错为谢湖；或以他无“宦

游云南”，否定其迎王伉。

(

见《潮郡

青龙庙》)

� � � �其实，在潮州郡南《谢氏族谱》

中，谢少沧确有其人。“少沧，讳绍

祖，嘉靖壬子举人”。他是元至正

3

年

(1342

年

)

开基潮州郡南谢氏的谢南

隐

9

世孙。

谢少沧在为他的姑夫鹳巢人李

春魁写的《乡进士特授浙江浦江县

知县李公墓志铭》中，有“祖于公殃

之时，年亦垂髫”之句。 李卒于嘉靖

15

年

(1536

年

)

，男童“垂髫”约

8

岁。据

此推断， 谢少沧生于嘉靖

7

年

(1528

年

)

前后。

嘉靖

31

年广东乡试， 谢少沧以

第

11

名中举。嘉靖

36

年

(1557

年

)

他走

上仕途，任如皋教谕。在任

3

年，他做

了两件名垂青史的事。 一件是知县

童蒙吉倡建学宫“崇德楼”，由他具

体实施。垒台高二丈五尺，再建两层

高搂，以“揽乾坤之秀气，挹江海之

奇观”。 后在楼中供文昌帝君，更名

“文昌阁”。今为如皋名胜。另一件是

他率领一个只有

6

个人的班子，用一

个月重编《如皋县志》

10

卷。 这部县

志是如皋现存最早志书。

嘉靖

39

年谢少沧离开如皋，尔

后任怀远知县，官至岷府长史。笔者

尚未发现相关史料。一般来说，从八

品教喻到五品长史，经历几个台阶，

那时谢少沧应该人到中年了。

岷府是明太祖朱元璋第

18

子朱

的藩王府。原在甘肃岷州卫，后迁

云南。 嘉靖时期已在武岗

(

今湖南

)

。

长史为王府总管，且对朝廷负有“辅

相规讽，以匡王失”之责。 谢少沧对

内对外肩负重任。

二

王伉入潮，有多种传说。清乾隆

《潮州府志》有“前明滇人宦于潮者，

奉神像至此， 号安济灵王， 立庙镇

水，遂获安澜”的记载。经今人推断，

此“滇人”为明万历

27

年潮州海防同

知施所学，便称“施所学说”(见《潮

郡青龙庙》)。 奇怪的是这个官方善

举，在民间从未传闻，也未见诸于同

时代典籍，在青龙庙更无“物证”。因

此，笔者认为“施说”缺乏事实根据，

“前明滇人有宦于潮者”之说，仅仅

是清代编志者记录的当时听到的一

种明代“传说”而已。

“谢少沧说”版本多样，除上述

“为官”说，还有他在云南“经商”说。

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丛谈志·蛇

神”按中，也还有一说。谢“尝于江上

得之神像，高尺许，一男二女，谓大

二夫人也”。

据现有史料， 谢少沧确实无在

云南为官， 但这并不等于他和云南

没有交集。武岗的地理位置、岷府的

历史，和长史的职责，都和云南不无

联系

;

谢少沧没有经商，但有可能到

云南公干，也有可能碰到王伉神像。

笔者认为，没有在云南“宦游”的谢

少沧迎回神像，就同“前明滇人有宦

于潮者”带来神像一样，都有其可能

性。 孰是孰非，还得寻找更多证据。

在潮州郡南民间， 谢少沧的传

说重点是“大老爷” 的灵爽。 笔者

2015

年访问了几位老人， 听他们讲

儿时听到的故事。

谢少沧迎回王伉和两位夫人的

小神像后， 供奉于郡南新亭巷家中

神龛。 邻里闻说，争相祭拜。 神甚灵

验，有求必应，被称为“大老爷”。 谢

氏宗亲，先迎神像入谢氏宗祠，后为

方便外姓信众， 又送神像至南堤江

边古庙。 因“大老爷”入庙，香火鼎

盛，声名远播，城里城外，信众盈门。

于是， 郡南信众主事者倡导扩建庙

宇。其时，四周刺竹成林，青蛇出没，

难于动土。主事者择吉祷告，求蛇避

迁。 次日，众蛇逃匿，不见踪影。 于

是，新庙落成，重塑神像，安澜济世，

庇佑潮城。

他们还说， 谢少沧迎回的小神

像，为信众收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曾显现于郡南。

透过这则传说， 不难发现信众

之所以对王伉顶头膜拜、重建庙宇，

在于他们信奉“大老爷”有求必应。

信众感恩“大老爷”，也感恩迎神有

功的谢少沧，从而把他神化了。

三

王伉何时入青龙庙， 未有记

载。 就同青龙庙建于何时，至今也

无定说一样。 潮州志籍对该庙记

述，迟至清康熙《潮州府志》，但有

专家认为，这所古庙在明代或宋代

以前就存在了。

这所偏于南城之外的古庙，不

受官方重视， 是因为从一开始它纯

粹是郡南民间信仰的载体。 在古代

城内和城外，虽然只一墙之隔，但治

安状况大相径庭。没有城墙的保护，

土匪海盗以至倭寇抢劫掠夺不时发

生

(

谢氏先祖曾因之几乎家破人亡

)

；

濒临韩江， 水患年年侵袭， 田园荒

芜，被逼颠沛流离。 更何况土著、移

民、流民杂居，习俗和诉求各异。 在

这官府力量薄弱的地方， 为了追求

安定生活，百姓不得不求助神力。他

们把各自的信仰“堆叠”到江边的小

庙上，请来崇拜的神 ，演绎了不同

于城内庙宇的独特的文化。简言之，

其一是诸神荟聚， 体现民间崇拜的

“堆叠”性

;

其二是庙事活动源于信

众自觉自愿体现自发性

;

其三是借

助传说和习俗代代承传， 体现信仰

的家族性。

了解青龙庙的文化特点，有助于

我们理解地方志籍对古庙记录甚少，

而民间传说丰富的原因。也有助于我

们理解谢少沧迎回王伉神像的合理

性。 长期以来这种民间崇拜潜移默

化， 在每个生长于郡南的人心中扎

根。他们敬畏神仙，祁求平安，这是谢

少沧迎神的思想基础。当他有机会接

触王伉神像，迎神便成了必然的行动

了。这也是郡南信众供奉“大老爷”的

思想基础，基于同样的想法，明末或

清初，新庙落成时便顺理成章，请谢

少沧入庙，享受香火。

四

谢少沧被推上了神坛， 青龙庙

也就有了“本地”的神明。 当时的郡

南谢氏是地方望族， 主事者的谢氏

代表，熟知家族历史。谢少沧的先祖

谢鸾的神奇经历也就受到关注。

在《谢氏族谱》上，“庸庵，讳鸾，

字格轩。景泰癸酉经元，天顺癸未会

元”。谢鸾在郡南谢氏家族中是一位

“大喜大悲”人物。喜者，是家族开基

一百多年来， 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

第一人。 在他之后郡南谢氏中式入

仕者绵绵不绝， 有力地提升了郡南

的知名度和文化水平。然而，他又是

家族的悲哀。 中举之后十年参加殿

试。 那年是天顺

7

年

(1436

年

)

，“火作

于贡院……烧杀举子九十余人”

(《明史》卷29)，谢鸾名列其中，后获

御赐“进士出身”。 朝廷把死者遗骸

分成六大坟堆，葬于朝阳门外，立碑

“天下英才之墓”。

也许是谢鸾开创了郡南科举的

纪录，也许是谢鸾的“英才”传奇，他

以“进士爷”被请入青龙庙，和其来

孙“举人爷”谢少沧一起接受祭祀。

在青龙庙的南侧，还专辟“官厅”，供

奉这两位“官员”的木主。 据说也是

以往郡南长者议事的地方。

谢鸾、 谢少沧祖孙走上青龙庙

的神坛，是郡南信众对“造福一方”

的官员的纪念， 也是历史形成的青

龙庙文化使然。

潮汕佛教寺庙中的嵌字楹联补遗

□

佃锐东

� � � �最近，报上见岛生先生《潮汕

佛教寺庙中的嵌字式楹联》（见

10

月

26

日《潮州日报》

11

版“潮州文

化”）一文中介绍了大量的联语，既

丰富了佛教文化也弘扬了潮州文

化， 又介绍了嵌字式联的常识，十

分难得。 谨就所知，为乡邦佛教庙

堂中的嵌字楹联补遗。

潮人先贤佃介眉先生不单是

位学者、诗人、文人书画艺术家，还

是位楹联大家，潮州学者曾楚楠先

生曾撰文论及：“佃介眉先生乃楹

联高手，嵌字入联，自然谐协，得心

应手，允称特色。 ”

潮州开元寺是岭东第一古

刹，历代皆有高僧大德主持。 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 开元寺方丈释纯

信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和尚，

出家之后，为表事佛心志，先后梵

化了二根无名指， 故被称为八指

师。 佃介眉先生虽不事佛，但敬重

佛教文化，与僧人过往亲密。 开元

寺也经常请佃先生题匾书联。 六

十年代初， 开元寺在藏经楼辟文

物陈列室，“文物陈列室” 匾就是

释纯信方丈请佃先生用隶体书

写。 在此前后，佃介眉先生还为方

丈及几位和尚撰书嵌字联。 为纯

信方丈撰联为：

纯性何所向，

信心惟法宗。

并附记：“方丈索书于人，多

靳。 余不以人之靳为靳，下工耳。 ”

慧源法师出家前是佃介眉先生的

入室弟子，出家后一直与老师常有

往来，佃先生为之撰联：

慧不因人喜，

源何得水宗。

跋语为：“慧源大师说法有点头

之异，非擅口舌胸无渊岳者所能及，

爰以法号为联，得毋词之未至耶？ ”

当时尚有一和尚法号法慧，佃

先生也为赋联：

法海原深邃，

慧心见空明。

开元寺还有一位和尚，经常穿

着补衲的僧衣， 人称破布和尚，佃

先生也撰书一联以赠：

破布谁为贵，

和尚法自尊。

并附后记：“挂锡开元寺，有破

布和尚者，轻衣饰，衣衫不整，人故

是名之，而和尚也自喜也。 ”

这几位方丈、和尚，皆是开元寺

中道德高尚的僧人，且学养深厚，甚

得佃介眉先生赏识，也是佛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元

寺多次得政府拨款修缮，

1964

年，

开元寺开辟文物陈列室，陈列寺中

的文物资料。 时释纯信方丈请佃介

眉先生为联，佃先生即撰一隶书联

以赠，并挂之文物陈列室：

自昔嘉名存古刹，

于今盛饰纪当途。

并附跋：“寺建开元廿六年，今

千二百二十六， 宜政府之爱护古

迹，四次重新也。 ”

此联虽不是嵌字联，也附记之

以存照。 上述佃介眉先生为开元寺

及诸位和尚的撰联，原存于文物陈

列室，历经文革浩劫，早已不知所

踪，连当时佃先生为开元寺篆刻的

《潮州开元镇国禅寺》 方型大印章

也至今未能找到，此为余话。

别峰寺，是潮州著名的山岩古

寺。 一日，佃介眉先生偕诸友前往

一游。 住持和尚知道几位是文化

人，请茶之后，客气地请诸位为山

寺题辞， 诸友推举介眉先生提笔，

佃先生推辞不得，握笔为别峰寺写

了一联，并嵌首尾：

别后环山未许别，

峰前碧水尚留峰。

众人拍手称妙。

善堂是佛教的又一弘法之地，

佃介眉先生也为多处善堂撰联。 集

安善堂是潮城最具规模的善堂，做

佛事，施棺赠药，救困扶危，甚有声

誉。 佃先生曾为善堂撰书《集安善

堂普渡》一联：

集四部无遮成大会，

安三途苦恼化良机。

东南亚各国潮籍华人众多，寺

庙善堂到处皆有。 一次新加坡同奉

善堂通过潮州潮绣厂托人请佃介

眉先生为善堂撰几副嵌字联，佃先

生为之赋联三副：

同愿好风摇郑辅，

奉行明德纪南邦。

同情自是阴功好，

奉约应将美德修。

同是利人，应求心田广布；

奉行垂训，敢望异地同归。

来人取联时，深表谢意，又笑

着对佃先生说， 请先生再赐一联，

并将“同奉善堂”四字嵌上。 介眉先

生略一思索，提笔又撰嵌联：

同体天心无非为善，

奉行素志敢云斯堂。

来人万分佩服，连称老师为联

高妙。

以上补录的这些寺庙善堂中

的楹联，皆收录于佃介眉先生的名

著《宝籀斋集》及佃锐东主编，中国

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佃介眉诗文

集》，今摘录以供读者共赏，也为佛

教文化园地添香。

李子长画龙不点睛

□

罗传远

� � � � 相传潮州人民对潮州知府

林鉴成欺压百姓，又想破坏潮州

风景， 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可惜其在位有权有势，百姓奈何

他不得。 一直到其卸任才有机会

惩治他。

传说当时揭阳有个李子长，心

地善良， 在家景贫寒的情况下，还

慷慨解囊买下一只老青蛙去放生。

被李子长放生的青蛙实际是一只

千年修炼的“水鸡精”。 他为了报答

李子长的救命之恩，梦中送给他一

颗能起死回生的宝珠。 从此，李子

长买死鱼经宝珠一洗，都变成活蹦

蹦的鲜鱼。 后为逃避鱼霸抢珠，情

急之下吞下肚中。“水鸡精”又托梦

告诉李子长，叫他改行画画，只要

用唾液加入， 画什么就变成什么。

从此李子长活画闻名遐迩。

李子长听说林鉴成在潮州为

非作歹，很想为潮州人民报仇，可

惜找不到机会。 当听说林鉴成任

满即将离潮时， 李子长觉得报仇

的机会来了。 赶在当地官员在安

南庙码头为林鉴成送别时， 特意

送一幅画给林鉴成。对此，林鉴成

欣喜若狂， 因平时向李子长索画

他都不肯，用重金他也不卖，而今

不费分文就能得李子长的活画，

岂不快哉！但李子长送画时吩咐，

在船上不能看画， 要看必须回家

才能看。 林鉴成满载潮州人民的

民脂民膏，乘兴而归。 船到半海，

闲着无聊，叫人取出李子长的画

来观看，因至此时林鉴成还不知

道李子长究竟送他什么画 ，故

迫不及待至回家才看 。 画卷展

开，见李子长画的是一条龙，真

是惟妙惟肖 ， 大夸李子长画工

不错，名不虚传，名副其实 。 但

细究却发现画中的缺陷和破绽，

原来此龙美中不足， 有眼无珠。

林鉴成自作聪明，以为是李子长

的疏忽， 即命文房四宝伺候，精

心地补上龙眼之珠。 谁知不补则

已， 一补蛟龙成真， 立即翻江倒

海，林鉴成及其家小都葬身鱼腹。

李子长以画龙不点睛之计， 为潮

州人民报仇除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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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坐在床头看娇妻”

□

吴构松

� � � � 潮汕地区有个流传很广的小

笑话， 本来要说“坐在船头看郊

区”，讲普通话被听成“坐在床头看

娇妻”了。 实际上，这个“笑话” 不

可笑 ， 因为， 上面的读法不离

“谱”。 我们先听听一对爷孙的对

话，然后谈谈这个“谱”。

有一位爷爷问读小学的孙子：

“潮州话从哪里来？”调皮的孙子不

假思索地回答：“从潮州人的口里

来呀！ ”说完反问爷爷：“那潮州人

从哪里来？”爷爷愣了片刻，慢悠悠

地说：“从古代的中原来。 ”

这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话，

道出了潮州话的源头： 中原古代

汉语。

粗略地讲，汉语各大方言的源

头是相同或相近的，只是由于战乱、

垦荒、戍边等原因，原来居住在黄河

中下游、使用同一语言的人，向其他

地方迁徙后，受山岭、河流等阻隔，

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加之与

当地原住民语言相融合，经过长时

间的演变，逐渐与其他地区拉开距

离，各自形成独特的语音系统。 西

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唐安史之

乱，宋元之交兵连祸结，以及秦发兵

戍守岭南，唐陈政、陈元光父子开辟

潮漳，形成了多次蔓延式中原大移

民潮， 促进了汉语在南方的传播。

这种传播就诞生了闽南方言，之后

又衍生出了潮州话。

一种方言， 越是远离文化中

心，语音系统的变化就越小。 语言

学家的结论是，闽、粤两大方言与

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差别最大。由

于地处僻远，对外交流少，潮州话

语音受北方方言的影响小，较稳固

地保留了隋代以前上古汉语的许

多特点，在声母、韵母和声调三方

面都有所体现。

先看声母。普通话中的声母有

z

、

c

、

s

，还有

zh

、

ch

、

sh

，在潮州话中

只有

z

、

c

、

s

。

zh

、

ch

、

sh

这些卷舌音

声母被音韵学家叫做舌上音。清代

历史学家、汉语学家钱大昕提出了

一条很著名的汉语声母演变规律：

“古无舌上音”，意思是上古声母系

统中没有“知”“彻”“澄”“娘”这

组舌上音声母。照钱大昕的话来推

断，普通话中的

zh

、

ch

、

sh

，是后来

从

z

、

c

、

s

分化出来的。 潮州话恰恰

保留了上古汉语“无舌上音”的特

点。 人们常说潮州话是古代汉语

的“活化石”，这算是一个例证。

韵母方面。 北方方言只有

30

多个韵母，潮州话的韵母特别多，

有

60

多个。 如此悬殊，主要原因是

潮州话较多保留古音中的系列韵

尾，特别是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

而北方方言保留的韵尾比较少。

1960

年公布的《潮州话拼音方案》

列出鼻音韵母

30

个， 塞音韵母

21

个。 普通话只有

16

个鼻音韵母，没

有塞音韵母。

潮州话和普通话韵母数量差

距大，但并不是说，普通话中的韵

母，潮州话都有。 由于两种语言各

自发展、演化的路径和环境因素的

区别， 不少普通话里有的韵母，潮

州话并没有。如潮州话韵母没有撮

口音

ü

； 普通话前鼻音

an

、

en

、

in

与

后鼻音

anɡ

、

enɡ

、

inɡ

并存， 潮州话

的鼻音韵母无前鼻后鼻的对应和

区别。 所以，“坐在船头看郊区”，

在潮州人就说成“坐在床头看娇

妻”了。

再看声调。 古汉语有四种声

调：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在今

天普通话已经没有入声， 而潮州

话保留着两个入声调， 就是第四

声、第八声。 入声是带塞音韵尾的

读音的声调， 读音短促， 一发即

收。如鸭、盒、恶。保留古音中的入

声调类， 是南方各大方言和官话

方言的重大差别。 潮州人讲普通

话常把入声带进去， 发音让北方

人觉得“硬”。 潮州话传承古代汉

语的入声， 让我们捡到了两个大

“便宜”。古代汉语的入声字（属仄

声）在潮州话仍读入声，到了普通

话， 被分散到四个声调中去（叫

“入派四声”）， 其中派为第一声、

第二声的就成了平声字。 因而北

方人写古体诗经常纠结某个字是

不是入声字， 但潮州人用潮音一

读就能轻而易举的断定。 这是其

一。 另一“便宜”是，读古诗词时，

北方人使用普通话较难判断平仄

韵律， 而潮州人用潮音读起来便

平仄分明。

虽然潮州话和普通话语音距

离大，但因为源头相同，所以两者

之间就存在着对应规律。 如，潮州

话没有

f

这个声母，普通话中声母

f

和

h

的字在潮州话中的声母基本

上是

h

，像“风”、“荒”这两个字潮

音 相 同 ， 普 通 话 分 别 读

fenɡ

、

huanɡ

；普通话声母是

ɡ

的字

,

绝大

多数在潮州话中的声母是

ɡ

；普通

话声母是

j

、

q

、

x

的字，在潮州话中

的声母分别是

z

或

ɡ,c

或

k,s

或

h

；普

通话中韵母是

ü

或带

ü

的字， 在潮

州话中分散在韵母是

i

、

u

、

e

、

ê

或

以

i

、

u

、

e

、

ê

开头的音节中；潮州话

韵母是

im (

音

) unɡ (

温

)

或

inɡ (

因

)

的，在普通话多读前鼻音；潮州话

韵母是

ênɡ(

英

)

或

ianɡ (

央

)

的，在普

通话多读后鼻音。

潮州话和普通话的对应规

律 ， 在声调方面也有突出的表

现。 潮州话

8

个声调，除第四、第

八两个入声调外， 其他

6

个声调

与普通话

4

个声调有比较整齐的

对应关系， 只有少数例外。 我曾

编成顺口溜教给学生： 一是一，

二对三，五对二，三六七归第四。

有趣的是， 学普通话较晚的潮州

人， 并不知道这个声调对应规

律， 但说普通话时， 会自然而然

地用汉字潮州话的声调去“转

换” 成普通话声调， 一旦碰到例

外的情况， 就容易读错普通话的

声调。 如“议”，潮音第二声，照对

应规律，常被读作

yǐ ,

正确读音是

yì

。 同理，“炎”， 错读作

yàn

，“研

究”错读作

yānjìu

，“于”错读作

yū

，

“期”错读作

qí

，“松树”的“松”错

读作

sónɡ

（“轻松”的“松”潮音和

普通话都是第一声， 符合对应规

律，潮州人错不了）。 这几个字被

读错声调， 是潮州人按照对应规

律去读的结果， 偏偏这几个字属

于少数的例外。

凡此种种，都说明潮州话和普

通话有相当的亲缘关系。了解这些

对应规律的“谱”，有助于潮州人学

好普通话。


